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“这种小菜哪里亏待你啦？！”  
  “这种小菜好在哪里呢？”  










  “煎得蛮透哉哇！”  
  “还要犟掰嘴哩！鱼是熟的哉，里厢的肉还烂糟糟，有肉膈气的呀？”  
  “嚯唷，疙瘩得来！晓得哉，晓得哉，下转烧得好点。”  
  “下转，下转！肚皮上的青筋勿肯去挑挑掉的！”  
  “难听勿难听！”  
  “哎哎，你自己看看，这金银蹄烧得像啥个名堂！金银蹄末主要是吃口
汤。”  
  “汤勿是蛮多在那里么？”  
  “忒多哉呀！”  
  “多了又勿好哉？！”  
  “自然哇！汤末要厚搭搭，腻得起。你现在弄得清汤寡水，全是个汤，你
叫我淴浴啊！”  
  “晓得哉，晓得哉，下转烧得好点就是哉哇！”  
  “又是下转！——你看你看，这个南腿你去买它做啥？”  




  “嚯唷，好哉好哉，你勿要吓人哉，啊！”  
  在苏州评弹中，《文宣荣归》是一回典型的“弄堂书”、“软档书”。
“弄堂书”相对于“关子书”而言，是“关子书”的铺垫和陪衬，它不靠尖锐
激烈的冲突、扣人心弦的情节取胜，而是凭借生动活泼的细节和精彩机智的
“小闲话”，充分生活化、世俗化，于平淡中显新奇，出奇制胜，勾勒出栩栩
如生的人物形象，营造出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这段看似毫不经意的夫妻掰嘴将周
青“暴发户”式的市侩嘴脸暴露无遗。所以在王本中，说到这里演员跳出角
色，批评道：“这暴发户有了几个铜钿烧得云里雾里哉，吃南腿还算坍他的台
哩！——我说书的晓得，你最后要弄到咸肉都没的吃了收场！”  
  艺术上的再创造，细节上的斟酌损益，都要看是否合乎人情，是否写出了
真实的人性。同样是王本《文宣荣归》，却也有相反的经验。  
  在苏州评弹中，“噱乃书中至宝”。周本《文宣荣归》醇厚稳健，作风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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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。王柏荫等似乎嫌其“噱头”无多，不够吸引听众，因此在周本的基础上增
添了许多逗人发笑的地方，却有失分寸。书中文宣与未婚妻芳兰暗地重逢，彼
此先以双关语试探对方是否婚娶。面对久别的情人，芳兰情不自禁地吐露心
迹：“昔日君家把家离，娘娘闻报暗惊疑。你留下字条心迹表，方知无故冤屈
了你，回心转意懊悔迟。她命人四处来查问，无奈君家音讯稀。我是闺中日日
来盼望，心切切，情依依，泪珠儿湿透了几重衣。……你一去鹏程飞万里，难
得你旧衣脱去换新衣。”（王本在字句上略有小异：“那日君家书馆离，琴姐
前来禀报知。娘娘是书房检点无差物，又见你表明心迹把诗题。更见陆府会银
五百两，方知晓说你贪财不相宜。他即命人寻访你，无奈君家音讯稀。奴是求
神问卜常怀念，心切切，情依依，终日偷弹泪湿衣。”）在周本《文宣荣归》
中这样描写：“文宣听到这里，觉得芳兰对自己情深意重，心里十分过意不
去，‘有劳芳姑娘牵挂’！”两人已经睽离七载，今日重逢，芳兰姑娘的情深
意重使文宣心生感动，这样处理合情合理。  
  而在王本《文宣荣归》中，听完芳兰情深意长的哭诉，文宣的反应却是：
“这句话是蛮感动人的，不过我今朝要熬牢，凭你口吐莲花，我阿曾讨家小的
事体总归勿讲给你听。”为了制造“噱头”吸引听众，演员再次设计文宣戏弄
芳兰的情节。芳兰只好继续试探：“曾记得法华庵内韦陀筄，果然灵验有威
仪。‘胜从前’三字原非谬，旧衫脱去换新衣。可是啊？”文宣心里却想：
“她为我心思着实花了不少，还到法华庵去求过韦陀筄哩。不过今朝抱歉，随
你怎样讨好，我阿曾讨家小的事体总归勿跟你讲的。”文宣这种反复戏弄，故
意使芳兰着急的做法实在有悖于人之常情。这段“噱头”的增添只是为了取悦
听众，调制笑料，因为不合人性，所以在艺术上也并不成功。  
  就这两回《文宣荣归》而言，周本在先，王本在后；周本是长篇选回，王
本是长篇连说；周本以醇厚见长，王本以细腻取胜。围绕着如何写人，如何刻
画人物的心理这样一个评弹艺术的核心问题，这两回书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，
取得了各自的经验。 
 
